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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派诗人，也是优秀的翻译家和编辑，为促进中国人理解和接受西方的文化思想做出贡献。1931
年 11 月 19 日，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身亡。
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苏格兰人，是闻名于世的汉学家。
他在香港，北京，威海等地共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其间 1919 年到 1924 年被聘为清朝末代皇帝
爱新觉罗溥仪的帝师。庄士敦回国后所著《紫禁城的黄昏》（1934）首次向欧洲人介绍中国皇宫里
的故事，轰动一时。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庄士敦1930年回到英国，从1931年到1937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略称为 SOS）即现在的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的前身任中文系教授。他本期待这职位给他
增添荣耀，也带来从事研究与写作的时间。但事实上并不理想，教学工作让他感到厌腻，被他称
为“苦力活”（Coolie work）1）。1937 年 9 月末他辞职回到家乡苏格兰隐居，而后不到半年因病
去世。根据他的遗嘱，他未公开发表的书信等文件都要销毁。庄士敦的遗嘱执行人将 16,000 件收




（1）《翡冷翠的一夜》新月书店，1928 年 5 月 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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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猛虎集》新月书店，1931 年 初版本 




上的为“俚词一卷呈 志道先生惠存 徐志摩 北平 二十年秋”（见图 1）。而《賀雙卿雪壓軒集》上
的则为“惠來先生 志摩”（见图 2）。
以上照片均在得到 SOAS 图书馆允许后拍照的。








（10） 《吳宓詩集》 初版本，有吴宓签名：“ ‘One of the truest & dearest friends of China’ 
图 1　《猛虎集》上徐志摩的签名 图 2　《賀雙卿雪壓軒集》上徐志摩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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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est regards, Mi Wu 莊士敦先生賜政 吳宓敬贈”　
1.2　帝师庄士敦与白话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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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该书唯一提名言及徐志摩的地方， 这张照片足以证明 1924 年春天泰戈尔来华时庄士敦
与徐志摩曾接触过。庄士敦是觐见溥仪的入宫窗口，负责全程接洽工作的徐志摩需要事先跟庄士
敦取得联系。但徐志摩是 1922 年 10 月留欧回国的，如前所述，庄士敦对中国文学的知识渊博，特
别关注白话文运动，而且他和胡适都是一个“国际性社团文艺会”的成员，经常讨论共同感兴趣
的问题。根据如此的关系，认为徐志摩到了 1924 年才与庄士敦初次相识未免太晚。
徐志摩 1922 年冬天在文友会做了题为“Personal Impressions of H. G. Wells, Edward 


























起了一部分人的偏见或误解，岂非使他加倍的失望，你以为是否 ? · · · · · · 我们本来想请他多
游名胜，但恐天时太冷，地方又不安靖，预期甚难实现。你有甚么见解，请随时告我。
（1923 年 8 月 8 日致胡适的信）













1924 年 2 月，也就是泰戈尔来华的两个月前，徐志摩致魏雷的信中说：“太戈尔快来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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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将轰动一时，· · · 22）”虽然流言蜚语有逐渐升温的趋势，徐志摩仍然天真乐观地抱有希望，当
然他也开始有了一些担忧。




1924 年 5 月 12 日，徐志摩在北京真光剧场登台讲话，宣布泰戈尔所有活动一概撤销，他将出
城静养。徐志摩问：“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







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猛虎集》上徐志摩的献词：“俚词一卷呈 志道先生惠存 徐志摩 北平 
二十年秋”（见图 1）。我们推测徐志摩将《猛虎集》亲手交给庄士敦，有三个方面的理由。第一，
“1931 年秋天”他们确实有机会接触。第二， 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情势， 很难想像为赠送书藉采用邮
寄的方式。第三，徐志摩签名时特意用庄士敦的雅号“志道先生”。
首先看看时间问题。《猛虎集》上的日期“二十年”应该是民国 20 年即 1931 年。《猛虎集》
1931 年 8 月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给庄士敦赠书应该在该书被出版后到 11 月 19 日他因一场飞机
事故而死于非命这一段时间内。这一年 9 月，已辞掉帝师职位回国的庄士敦，为了参加太平洋会





· · · · · ·
我搭的船到达日本前几天， 发生了著名的1931年9月18日的满洲事变。我一到上海， 就
立刻乘火车赶往天津，10 月 7 日到达天津。皇上正在等着我，他派了一名侍从到车站接我。
· · · · · · 我和皇上相处了两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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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8 日，我离开天津去北京，见到了被逐出家门的东三省军阀张学良将军。
· · · · · · 我在北京期间，忠于皇帝的各阶层人士纷纷前来拜访。他们都以为我这次来中国
是和在东北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有关。虽然我极力否认，但他们全然不信。他们全都压抑
着内心的激动与期待之情。
10 月 15 日，我返回天津，与皇上再度会面，进一步商谈有关事情。21 日，我抵达上海 ,
出席了为期数日的太平洋会议。
· · · · · ·
我于 11 月 10 日到达南京，时任中国财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得悉后，请我立刻往
见。
· · · · · ·
11 月 13 日，我回到上海，收到一分私人电报，获悉皇上已经离开天津去关外了。
（《紫禁城的黄昏》p.558，l.18 － p.560，l.10）
1931 年 2 月，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任英文系教授兼上海中华书局、大东书局的编辑，并且他妻
子陆小曼一个人住在上海的家里，因此他北京、上海两头跑。据致陆小曼的 10 月 1、10、22、23、
29 日函，这一段时间，徐志摩在北京忙于上课和应酬 27）。信中还多次提及家境，嘱咐陆小曼谨慎
花钱。当时他穷得“寸步难移”的地步，虽然归心似箭，但连旅费都无法筹措，甚至想到“如有
不化钱的飞机坐，立即回去。28）”可见这时期徐志摩在私人问题上压力巨大。据 11 月 9 日信，徐
志摩还在着急地等着“坐不化钱的飞机”。据《徐志摩年谱简编》29），他终于等不及了，11 日离北
京南下，于 13 日到达上海，显然不是坐飞机的。这是他最后一次南下，其目的就是看陆小曼 30）。




从以上资料看来，徐志摩与庄士敦会面的第一个可能日期与地点是 10 月 8 日至 15 日于北京。
如上所提，这段时间庄士敦接受了不少“忠于皇帝的各阶层人士”的来访。其中包括文学界的知






最后， 献词所用词语的问题。徐志摩在《猛虎集》上的献词为“俚词一卷呈 志道先生惠存 徐
志摩 北平 二十年秋”。他用了庄士敦的雅号“志道先生”。而胡适在《西遊記考證》、《吳敬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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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定徐志摩与庄士敦的结识大概在 1922 年冬天文友会举办的英文讲演会上。1924 年泰戈
尔到华访问，徐志摩在准备和接待工作中首先是期待，然后是担忧与焦躁，最后是愤慨与
失望。而庄士敦将泰戈尔介绍给皇上，泰戈尔离开中国之前能谒见当今皇上，这对徐志摩


















3）该书只标注说“该会创立与 1920 年，到 1924 年就不再活动了。其成员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及英联邦
其他地区、法国、荷兰和德国。”据桑兵（1999），可以断定这文艺会就是胡适创立的“文友会”。他描














12）1923 年 12 月 27 日致泰戈尔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380，l.1。
13）1923 年 7 月 26 日致泰戈尔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376，l.6。　
14）他在致恩厚之的信中提到，本来想借用故宫内的团城，可没有成功。他还提出宿舍方面如有要求，尽管
提， 他会“一片热诚来备办一切”（见 1924 年 1 月 22 日致恩厚之函， 《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313， 
l.6）。
15）均发表在 1923 年 9 月 10 日《小说月报》第 14 卷第 9 号“太戈尔号”，《太戈尔来华》（《徐志摩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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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发表在 1923 年 10 月 29 日《文学周报》第 94 期，《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342。
18）该文日期为十月二十一日，而徐志摩在日记《西湖记》十月二十一日写道“但昨夜却为太戈儿的事缠住







22）见《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451，l.15，1924 年 2 月 21 日致魏雷函。
23）《泰谷尔来信》载 1923 年 3 月 7 日《晨报副刊》，《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424。
24）见《徐志摩全集》第一卷 p.444，l.19，《泰戈尔》。
25）见《紫禁城的黄昏》p.440，l.24。
26）据《紫禁城的黄昏》p.354，l.12，1924 年 3 月 27 日，胡适第二次进宫觐见皇上。笔者认为在泰戈尔
访华问题上，胡适是背后帮助徐志摩的，因此见到溥仪或庄士敦不可能不提泰戈尔。
27）1931 年 10 月 1 日致陆小曼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180，l.6。
28）1931 年 10 月 29 日致陆小曼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186，l.22。
29）《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 现代卷 66 徐志摩研究资料》p.50。
30）正好此时出卖他上海的住宅问题也到了最后能否签字的紧要关头， 南下也有生意上的需要。但他在信上
说：“我此行专为看你：生意能成固好，否则我也顾不得。”可见这时候徐志摩想妻子胜过生意。
31）1931 年 11 月 18 日致扬杏佛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70 。 
32）至于他们是否“忠于皇帝”，那该另当别论。
33）很巧遇的是两人均在 11 月 13 日抵达上海。
34）11 月 1 日致郭子雄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397。
35）1925 年×月×日致张寿林函《徐志摩全集》第六卷 p.51。这时徐志摩由于和陆小曼的恋情受到各方
冷遇的。他在信上感谢朋友的恳切慰藉。
36）《徐志摩与雪莱》，原载《宇宙风》1936 年 3 月 1 日第十二期，《徐志摩评说八十年》p.161。 
37）刊登在《大公报 ·文学副刊》，《挽徐志摩君》1931 年 12 月 14 日，《再挽徐志摩君》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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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志摩とジョンストンの出会いは，1924 年のタゴール（1861-1941）訪中時よりも早い 1922 年冬，つ
まり徐志摩の帰国直後であった可能性が高く，タゴール訪中は二人の交流が一層深まる契機となった
に過ぎない。
2．二人の出会いと交流において，胡適は仲介者として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
3． 『賀雙卿雪壓軒集』上のサインは，二人の交流が長期間継続しただけでなく，彼らの交友関係が，中
国文学界においては相当程度共通していたことを物語っている。 
4． 献辞の文言や当時の社会情勢から，『猛虎集』初版本は，出版から徐志摩が事故死するまでの短い期
間に直接手渡されたと判断し，その時期と場所を概ね特定した。
以上を総合すると，徐志摩とジョンストンの交流は，徐志摩が留学から帰国した直後に始まり，タゴー
ルの皇帝謁見を機に深まり，1931 年，互いに極めて多忙な中で最後の対面を果たすまで続いたと結論づけ
ることができる。
本論は，ジョンストンコレクションに見られるジョンストンと徐志摩及び胡適ら中国の知識人との交流
の詳細を初めて解明し，従来ほとんど取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のなかった徐志摩とジョンストンの交流の起点
と終点，及びその過程を明らかにしており，徐志摩の西洋理解，ひいては 1920 年代における中国と西洋の
文化交流について，その一端を理解する上で価値あるものである。
キーワード： Johnston Collection，徐志摩，R.F.Johnston，『猛虎集』，中国と西洋の文化交流

